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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装上防盗窗，窗台宽敞
了许多，斑鸠看中了这地理优
势，选择了在此安家。起初，斑
鸠还犹犹豫豫，来回转了几圈，
起起落落几次飞走了，没来过的
又飞来了。落下、飞起，飞起、落
下，每天都有几对、十几对、几十
对斑鸠来来去去，只有这一对斑
鸠留下来，选择了这个貌似安全
的地方。经过“夫妻”俩好几天
的协商，觉得此处适合安家，便
衔来柴草，搭了个简陋的窝。“斑
鸠窝八根柴”——足以说明斑鸠
窝的简陋。稀疏的几根小树枝
胡乱的交错在一起，里面垫些软
草及鸡毛，这便是它们的家。

在好奇心驱使下，我躲在窗
帘后边近距离观察它们是怎样
建造家园的：一只胖点的斑鸠
（应该是“斑鸠妻子”）蹲在选址
上，前后左右上下反复地观察；
一只瘦点的斑鸠（应该是“斑鸠

丈夫”）不知从哪里叼来细小的
树枝或草根交给“妻子”，“妻子”
接过“丈夫”辛苦叼来的材料恰
到好处地放在选准的位置上，

“丈夫”放下材料后，气也不喘一
口又匆匆忙忙地飞走了。“妻子”
也不闲着，不断地叼起自认为没放
稳的材料重新再放，一遍、两遍、三
遍……直到满意为止。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丈夫”
叼来几个材料我没有计数，只见
它们的房舍渐渐有了雏形。“夫
妻”俩都累了，便停止了工作，蹲
在窝旁休息。“妻子”靠了靠“丈
夫”，“丈夫”用嘴去梳理“妻子”
那被风吹乱了的毛发。“妻子”

“咕咕……咕咕”地叫起来，“丈
夫”也头一点一点地附和着。我
猜想：“妻子”是在用歌声来给

“丈夫”解乏；是用歌声来犒赏
“丈夫”的辛苦……

半天时间，斑鸠就把窝搭好

了，虽简单些，因在窗台上，风吹
不着，雨淋不着，有防盗窗雨搭遮
挡，太阳也晒不着。接下来就是
繁衍后代了！过了一个星期，瘦
点的斑鸠伏在窝里一动不动，妻
子说它在抱窝（孵雏）呢。也许是
责任使然，隔着玻璃与它对视，它
也不惊不惧，偶尔摇摇头或用嘴
勾一勾身下的软草。

一连数天的观察，我发现它
们之间的配合是那么默契：一只
斑鸠在家孵雏、看门守户，另一
只斑鸠即去外面找吃的，寻喝
的，顺便玩耍一阵子。吃饱了、
喝足了、玩尽兴了，飞回来替换
因 久 卧 而 腰 酸 背 痛 的“ 老 伴
儿”。“妻子”最能耐得住寂寞，

“丈夫”外出久久不归，它也不急
不躁，偶尔伸伸懒腰，梳理一下
被风吹乱的羽毛，或者勾头腹
下，翻动一下尚在卵壳里的婴
儿。而又稳稳地伏在那里尽一
个母亲的义务了。

“丈夫”除了急躁还是急躁，
不多时就再也耐不住独守空巢
的寂寞，连续发出“咕—咕—咕
—”“咕—咕—咕—”……的呼唤
声，声波在空中无限传播，这是
一种特殊信号，这是鸟类独特的
语言交流，也许只有“妻子”才能
理解这信号的真正内涵。不一
会儿，“妻子”便匆匆地飞回来
了，嘴里还叼着什么。急不可耐
的“丈夫”不待“妻子”停稳妥就
箭一般地弃“家”而去了。“妻子”
连忙跳进窝里，迅速卧下，生怕
稍有闪失危及未出世的雏儿。

多么可爱的小生灵啊！

斑斑 鸠鸠
周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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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夜晚，风总是将墨色一层层晕染，
近处的景色一点点描深，远山的轮廓一点点画
淡，人也仿佛一脚跌进了无边的夜色。

有风的时候，外婆会拉着我坐在院子里乘
凉。风在院子里乱跑，我也一样，和萤火虫玩
得不亦乐乎，等一阵风将叶子吹落在我肩上。

“风凉水快”是外婆常说的话，我想那情景应该
是风推着水，又将这水的凉意带给了我们吧。

跑累了，我就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听风
让树叶奏起笛声，看竹子在墙上落下身影。在
还不知愁滋味的年纪，心也像月光一般摊开，
等着风来吹拂。风是自由的，我想我也是。

后来因为读书，我搬到城里，再也不见那
般清凉的风，可我遇见了热闹的风。城里的夏
天是喧嚣的，只要人多的地方，都会搭起夜市，
烧烤炸串麻辣烫，到处都是烟火气息，风在这里
从来不会是主角，只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配
角。在夏夜里，一顿烧烤，三五好友，成了最惬
意的搭配。可那时的风，却仿佛只能在空中盘
旋，被困于一方天地，再也去不了别的地方。

有时候我觉得，人越长大，越容易困在自己
的懦弱中。怕孤独，怕清醒，怕失败，于是甘愿
投身于人群中，让岁月冲淡自己的敏感。那些
日夜，我也曾和一群群朋友觥筹交错，在风中忘
了年少模样。风不自由，我想我也是。

时光更迭，我也到了心事重重的年龄，有些
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于是，我渐渐喜欢独处，
远离人群，像一个蚕茧包裹住自己，再也不敢抬
头看月亮。

那日，我一个人走在夏夜里，突然听到了
风的声音，颇有“明月清风我”的意境。我闭上
眼睛，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和明月清风同在。
在这样的夜晚里，时光种下的情愫在那一刻苏
醒，心里的委屈也在那一刻被点燃，我慢慢敞开
自己的心，将那些心事都说给了风听。

我的思绪在风中飞扬，草木替我缝合着伤
口，我将那些丢失的快乐又拾了起来，将生命中
那些不重要的人都请了出去，我该是自己生命
的主角。风是洒脱的，我也应该是。

风是夏夜的翅膀，也是我的翅膀，在那个夏
夜中，我变成了精灵，在风中飞翔，也在风中遗忘。

风是夏夜的翅膀风是夏夜的翅膀
李柏林

炎夏，不能没有情绪
余彤彤

夏天，热成一只蚂蚁
栖息的那座小城

横置在山谷的明亮之中
一个人思念着，过去的事情
出于恋着这世上的种种美丽

金光灿烂的艳阳显然失去了往日的温柔
待收的作物

给蓝天铺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
蒸汽腾腾

知了，把不远处的树林搅得烦躁不安
一个清洁工人

手提一片金光走出来
说不清楚的爱还在爱着

这个喜好埋怨的世界，还在不停埋怨

没有风，天空多了一份宁静
云朵一动不动，耀眼的炽白

似云非云
惹眼的荷塘花色，安然如荷叶上的青虫

把思念停泊在这个灿烂的季节
透过充沛的阳光，澄明的湖水

让幻想来这里扎根，让烈日扑进树林
一同跟进的

还有我迈着自信的步伐

下班，顺道买菜。
文化路与洪河路交叉口往

南有个跳蚤市场。乡下进城的
菜农、没有固定摊位的小贩，齐
聚在此摆摊。为了推销自己的
商品，小商贩们放开喉咙，大声
吆喝，一嗓门高过一嗓门，仿佛
谁嗓门大，谁就卖得多。整个市
场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在跳蚤市场的最边缘处，有
一个老头蜷缩着蹲在地上，面前
摊开一个蛇皮袋子，上面放着五
六个瓜，身后还有一个红色的塑
料袋。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不大
声吆喝，也不东张西望招揽顾
客，就闷声不响地蹲着。

我走过去，认出是甜酥瓜，正
是我喜欢的。于是，便问起价格。

老人轻言慢语：“别人都卖一
块五一斤，真想要，一块也行。”

常听人说，现在老人卖东西
心眼儿多。有的穿着破烂扮成
农村人，把养鸡场批发的鸡蛋拿
来冒充笨鸡蛋卖；有人卖打药的
番茄、人工催熟的西瓜等。我格
外小心，反复翻看辨认，识别这
是不是正宗无污染的甜酥瓜。

老人转身从身后的袋子里
拿出一个小刀，随手拿起一个

瓜，切开一块，让我尝尝：“自家
种的，都熟透了，正是吃的时
候。”

我尝了一口，果然又甜又
沙，是自然长熟的无疑。

“刚才南边有一家卖八毛。”
我装作很内行的样子砍价。其
实，我并没有问过，也不知道行
情，只是随口一说。

“中！”没想老人竟答应了，
转身拿出一个方便袋，装瓜，上
称：“八斤。八八六块四，你给六
块钱就行了。”

趁老人转身的时候，我发现
他身后的红色袋子内竟还藏着
一兜甜酥瓜。这老人真狡猾，先
卖品相差的，留着品相好的压后
阵。就像黑心开发商“捂盘”，先
卖差楼层，把好楼层留到最后，
涨价销售。

我改变主意，执意要买老人
身后的那一兜，但老人坚决不卖。

我站在道德的高度谴责：
“你这老头真不实诚，为啥放着
好的不卖，却把这些货底子歪瓜
裂枣卖给我？”

老人一时语塞，老半天才嘟
囔一句：“那一兜是刚才一个妇
女买的，付完钱，瓜忘了拿，我一

直在等她。”
“你现在收摊回家也没人知

道，卖给我，你赶快回家吧！”
“万一人家找来，瓜没了，俺

老脸往哪搁！再说，别人不知，
俺自个知道，不把瓜还给人家，
俺心里不安，睡不着觉。俺活了
七十多年，还没占过别人便宜。”

我心头一颤，认真看了看老
人的脸，黑，瘦，土地的沟陇布满
额头，花白的头发胜似深秋的芦
花，但目光温和，透着真诚。

朴实的话，朴实的事，朴实的
人，让我见到久违的人心。当初，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底线，有的人
走着走着，就淡了。没想到在这
个平凡的老头身上，又看到了！

我油然升起一股敬意。
守好心灵的底线，不占小便

宜，如此，日子虽简朴，但过得心
安，过得纯粹。

老人伸出黝黑、骨瘦嶙峋的
手，把瓜递给我，交代回去赶快
吃，瓜都熟透了，正是最好吃的
时候。

走出老远，回头，发现老人
仍然蹲在原地。虽然面前空空
如也，但他如一尊雕像纹丝不
动，仿佛在看守一件贵重财宝。

守候一份心安守候一份心安
万里号

在真诚在真诚志志


